
A41

中
醫
常
勸
人
中
年
後
要
多
緩
步

跑
，
閒
時
不
妨
用
海
鹽
開
水
浸

腳
。
﹁
人
的
衰
退
常
常
從
下
半
身

開
始
。
﹂
說
的
甚
有
道
理
。

朋
友
半
認
真
地
笑
說
，
五
十
後

要
小
心
走
路
，
別
跌
倒
；
不
失
腳
之

餘
，
最
好
也
別
失
戀
。
這
種
雙
失
，
跟

年
輕
者
雙
失
的
內
容
有
別
。

﹁
不
失
腳
﹂
是
聖
經
的
訓
誨
，
寓
意

甚
豐
，
包
括
心
靈
價
值
的
基
礎
。
勇
猛

的
人
衝
出
殺
敵
，
如
若
是
先
被
人
斬
去

雙
腿
，
餘
下
的
悲
慘
故
事
毋
須
多
說

了
。
要
改
變
一
個
人
，
使
之
變
得
深

沉
，
跟
他
或
她
的
雙
腳
廢
掉
有
主
要
關

係
。一

位
年
近
七
十
的
伯
母
，
多
年
來
愛
美
，
經
常

有
自
己
的
御
用
髮
型
師
和
修
甲
師
。
她
的
皮
膚
依

然
嬌
嫩
，
特
別
是
她
的
雙
足
，
因
而
從
來
不
換
修

腳
的
師
傅
。
有
次
她
慣
常
地
邊
通
電
話
邊
讓
人
護

理
雙
足
；
她
沒
有
感
覺
到
異
樣
，
也
不
痛
楚
，
但

幾
天
以
後
一
隻
足
腫
得
像
豬
蹄
，
紅
腫
蔓
延
到
小

腿
。
醫
生
說
是
細
菌
感
染
，
很
可
能
是
由
一
個
很

小
的
傷
口
開
始
，
一
般
人
都
不
為
意
。
伯
母
結
果

吃
了
大
堆
消
炎
藥
，
走
路
要
用
輔
助
器
，
如
此
煎

熬
了
一
年
。

不
失
腳
的
勸
喻
，
是
因
為
腳
是
身
體
的
基
石
，

甚
麼
都
能
失
，
失
了
雙
腿
生
命
便
得
重
新
調
整
。

舊
約
聖
經
中
的
巨
人
參
孫
，
周
身
都
是
力
氣
，
但

頭
髮
被
剃
掉
了
，
力
氣
便
去
光
了
，
但
幸
而
他
還

能
有
腿
走
路
，
待
以
時
日
，
頭
髮
長
了
，
力
氣
又

回
復
了
。

近
日
奇
聞
異
事
之
一
，
是
曾
勇
奪
北
京
奧
運
銀

牌
的
荷
蘭
自
行
車
手
范
德
沃
絲
特
，
竟
在
倫
敦
殘

奧
訓
練
期
間
因
為
跟
另
一
位
車
手
相
撞
，
身
體
出

現
抽
搐
後
，
雙
腿
相
繼
恢
復
知
覺
，
幾
個
月
前
還

參
加
短
程
馬
拉
松
。
她
說
能
跟
人
並
肩
行
走
，
直

視
他
人
眼
睛
，
也
不
一
定
是
﹁
理
所
當
然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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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朵
　
拉

不失腳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李
君
毅
年
輕
時
上
過
吳
宓
的
西
洋
文
學
課
，
爾

後
還
結
識
了
一
些
文
學
界
、
學
術
界
的
師
友
，
比

如
一
九
四
九
年
在
上
海
結
婚
，
證
婚
人
是
鼎
鼎
大

名
的
豐
子
愷
；
又
如
跟
羅
香
林
早
有
交
誼
，
一
九

六
八
至
一
九
七
一
年
在
珠
海
書
院
擔
任
羅
香
林
助

教
，
期
間
兼
任
﹁
香
港
風
光
﹂
講
師
︵
在
大
專
講
授
香

港
山
水
與
風
物
，
他
可
能
是
第
一
人
︶，
而
羅
香
林
研

究
及
搜
集
香
港
歷
史
、
考
據
客
家
源
流
、
乃
至
撰
寫

︽
國
父
在
香
港
之
歷
史
遺
蹟
︾，
所
涉
田
野
調
查
，
李
君

毅
既
作
嚮
導
，
亦
兼
任
攝
影
師
。

有
一
回
隨
﹁
山
海
之
友
﹂
到
東
海
穿
洞
，
復
由
萬
宜

水
庫
走
到
浪
茄
灣
，
李
君
毅
一
路
上
很
健
談
︵
儘
管
耳

朵
不
大
靈
光
︶，
他
對
大
壩
還
沒
動
工
之
前
的
﹁
少
年

遊
﹂
津
津
樂
道
，
他
說
，
斯
時
只
能
乘
水
艇
從
西
貢
內

海
駛
出
榮
海
，
﹁
十
多
艘
小
艇
在
茫
茫
煙
水
裡
浩
浩
蕩

蕩
，
沒
有
擴
音
器
，
只
憑
雙
手
在
嘴
巴
旁
圍
成
喇
叭

狀
，
引
吭
互
喚⋯

⋯

﹂
他
登
山
臨
水
而
從
不
言
倦
，
今

日
重
溫
他
的
山
水
文
章
，
滄
桑
之
餘
，
猶
覺
溫
暖
。

李
君
毅
筆
下
有
情
，
處
處
自
然
流
露
對
港
山
港
水
的

溫
愛
，
比
如
︽
大
青
洲
．
陰
澳
．
冬
葉
坑
︾
一
文
，
引

歸
有
光
︽
容
春
堂
記
︾
：
﹁
四
時
之
景
物
，
山
水
之
名

勝
，
必
於
寬
閒
寂
寞
之
地⋯

⋯

﹂
在
他
眼
中
，
﹁
寬
閒

寂
寞
之
地
﹂
在
港
境
內
多
的
是
：
﹁
如
岣
嶺
涌
，
在
大
嶼
山
西
南

分
流
角
石
筍
之
東
；
如
嶂
上
，
在
企
嶺
下
海
束
，
石
屋
山
之
南
；

如
上
鹿
湖
，
在
赤
徑
村
後
牛
頭
山
之
南
；
如
大
冷
水
，
在
龍
鼓
灘

南
朗
村
之
東
，
青
山
之
西⋯

⋯

﹂
他
筆
下
的
香
港
風
水
簡
直
就
是

一
本
︽
山
海
經
︾
了
。

李
君
毅
眼
中
的
大
青
洲
﹁
灣
形
似
新
月
﹂，
有
堤
如
﹁
柳
堤
﹂，

﹁
向
西
伸
出
以
入
於
海⋯

⋯

﹂
他
說
：
如
此
景
色
，
在
港
境
內
堪
稱

﹁
無
雙
﹂。
在
他
看
來
，
﹁
平
洲
之
石
、
東
海
之
洞
、
大
帽
之
澗
、

大
浪
之
灣
﹂
堪
稱
香
港
﹁
四
大
奇
觀
﹂。
記
得
他
有
一
句
至
理
名

言
：
旅
行
有
如
一
杯
白
開
水
，
無
色
，
無
臭
，
無
味
，
山
海
之
友

來
自
五
湖
四
海
，
在
行
程
中
互
相
呼
喚
扶
持
，
無
階
級
之
別
，
無

所
謂
貧
富
，
亦
無
所
謂
尊
卑
。

山
水
旅
遊
最
珍
貴
的
往
往
是
同
行
的
過
程
，
倒
不
必
執
㠥
於
結

果—
—

或
如
晉
人
所
言
，
﹁
乘
興
而
來
，
興
盡
而
返
，
何
必
見

戴
﹂
；
山
水
不
妨
亦
作
如
是
觀
，
今
天
只
有
欣
澳
，
再
沒
有
從
前

的
陰
澳
了
，
馬
灣
和
南
生
圍
也
面
目
全
非
了
，
那
麼
，
倒
不
必
追

問
：
李
君
毅
筆
下
的
有
情
世
節
還
在
嗎
？
﹁
漁
農
村
舍
，
皆
堪
流

連
﹂
的
涌
尾
坳
、
搭
棚
埔
、
冬
葉
坑
還
在
嗎
？

此
時
此
刻
，
翻
到
︽
大
澳
．
萬
丈
瀑
．
水
流
槽
︾
一
文
，
真
有

隔
世
之
感
：
﹁
據
最
近
︵
按
：
此
文
寫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
統
計
，

大
嶼
山
全
島
的
水
陸
居
民
二
萬
七
千
餘
，
而
大
澳
水
陸
人
口
︵
計

一
萬
一
千
三
百
餘
︶
則
佔
五
分
之
二
強
。
﹂
不
是
沒
有
唏
噓
，
但

緬
懷
不
過
是
身
處
﹁
寬
閒
寂
寞
之
地
﹂
的
想
像
，
堪
可
追
思
前
人

如
何
在
斯
地
生
活
，
倒
也
算
是
﹁
乘
興
而
來
，
興
盡
而
返
﹂
的
臥

遊
了
。

黃
振
聲
曾
撰
文
憶
述
行
山
盛

：
約
在
一
九
六
八
年
開
始
，
先

由
﹁
業
餘
﹂﹁
新
風
﹂
開
發
﹁
黃
龍
坑
﹂，
﹁
健
行
﹂
開
發
﹁
藏
龍

石
澗
﹂，
在
離
開
澗
後
上
雙
東
坳
前
，
拾
獲
頁
蟲
化
石
，
故
稱

﹁
原
始
森
林
﹂
；
﹁
海
峰
﹂
開
發
﹁
彌
勒
石
澗
﹂，
﹁
燕
岩
﹂
村
上

之
﹁
竹
林
隧
道
﹂，
乃
由
﹁
新
風
﹂
二
百
多
位
行
友
共
同
用
刀
開

發
，
剪
而
成
路—

—

這
﹁
路
﹂
真
好
，
一
如
魯
迅
所
言
：
﹁
地
上

本
沒
有
路
，
走
的
人
多
了
，
也
便
成
了
路
。
﹂

寬閒寂寞之地
葉 輝

琴台
客聚

中
秋
是
有
關
商
者
最
大
利
潤
之
節

令
，
中
秋
月
餅
，
五
月
端
午
節
㡇
子
銷

售
高
潮
未
過
，
中
秋
月
餅
已
經
狂
推
廣

告
，
推
足
三
個
月
，
送
禮
商
市
翻
了
幾

番
，
不
少
已
是
賺
月
餅
市
道
的
第
二
三

輪
錢
了
。
試
想
最
廉
價
之
成
本
：
蓮
蓉
、
蛋

黃
、
粉
皮
，
每
個
成
本
不
及
十
元
，
如
此
四

個
月
餅
就
賣
二
百
還
要
及
早
預
訂
，
其
他
如

金
華
火
腿
月
、
豆
沙
豆
蓉
月
等
等
平
均
成
本

都
差
不
多
，
近
年
巧
立
名
目
之
什
麼
冰
皮
月

餅
成
本
更
低
，
根
本
賣
糯
米
粉
皮
雪
糕
而

已
，
看
來
月
餅
之
成
本
百
分
之
八
十
在
於
廣

告
費
和
宣
傳
費
，
送
禮
和
吃
下
肚
子
都
是
要

那
個
﹁
應
節
﹂
之
氣
氛
，
所
以
這
真
是
那
些

茶
樓
餅
店
的
一
個
發
財
節
。

廣
州
、
香
港
都
有
些
著
名
餅
號
酒
樓
，

月
餅
行
銷
近
百
年
，
有
家
老
餅
號
之
傳
人

告
訴
做
記
者
時
之
阿
杜
，
謂
他
們
穗
港
兩

邊
樓
面
店
舖
開
得
金
牆
彩
壁
，
全
年
都
不

靠
酒
席
點
心
名
菜
，
而
是
維
繫
㠥
一
個
賣
餅

之
舖
面
氣
氛
，
一
年
就
只
靠
做
這
中
秋
節
一

季
之
生
意
，
這
前
後
三
個
月
之
﹁
餅
季
﹂
就

維
繫
㠥
他
們
一
家
族
近
百
年
之
生
計
，
養
大

幾
代
人
開
枝
散
葉
，
因
為
港
穗
分
店
年
年
發

達
，
近
年
兩
邊
後
人
為
爭
專
利
掀
起
了
打
專

利
商
標
官
司
，
我
們
省
港
買
月
餅
的
人
，
成

本
上
除
了
負
擔
他
們
之
廣
告
費
和
宣
傳
費

外
，
更
增
加
了
負
擔
一
筆
官
司
費
，
認
真
越

買
越
重
本
也
。
物
極
必
反
，
看
來
有
一
天
月

餅
超
值
膨
脹
過
高
到
人
民
百
姓
忍
無
可
忍
之

時
，
廣
東
省
港
澳
人
全
罷
買
月
餅
，
不
甘
做

冤
大
頭
老
襯
，
這
時
才
會
使
此
無
謂
灑
錢
之

風
氣
逆
轉
。

習
俗
習
慣
而
言
，
近
五
十
年
間
過
年
送
厚

禮
，
清
明
重
陽
拉
大
隊
掃
墓
﹁
拜
山
﹂
之
風

氣
，
已
由
漸
漸
缺
少
到
今
許
多
人
故
意
不

提
，
彼
此
省
卻
了
一
筆
金
錢
的
麻
煩
，
看
來

﹁
中
秋
月
餅
﹂
離
此
路
也
不
遠
矣
。

發財中秋月
阿 杜

杜亦
有道

現
在
，
美
歐
日
都
在
拚
命
印
刷
鈔
票
，
挽
救
經
濟
危
機
。

這
意
味
㠥
，
西
方
強
國
要
向
本
國
的
老
百
姓
和
發
展
中
國
家

打
荷
包
，
製
造
通
貨
貶
值
，
掠
奪
人
民
的
積
蓄
和
發
展
中
國

家
外
匯
儲
備
。

在
低
利
率
、
高
通
脹
率
的
情
況
下
，
黃
金
價
格
上
升
是
必

然
的
。
如
果
在
高
利
率
、
低
通
脹
的
情
況
下
，
黃
金
價
格
則
向
下

調
整
。
今
後
四
年
，
西
方
的
經
濟
仍
陷
泥
沼
，
仍
推
行
零
利
率
政

策
，
財
政
危
機
揮
之
不
去
，
大
印
銀
紙
已
成
為
西
方
領
導
人
飲
鴆

止
渴
的
唯
一
出
路
。
中
國
人
民
幣
登
上
歷
史
舞
台
，
和
更
多
國
家

進
行
人
民
幣
互
換
，
這
必
然
對
處
在
弱
勢
的
美
元
造
成
挑
戰
，
也

加
快
黃
金
升
值
的
機
會
。
中
國
和
印
度
的
百
姓
一
直
喜
歡
貯
藏
黃

金
，
這
兩
國
經
濟
崛
起
了
，
老
百
姓
買
金
的
需
求
大
大
上
升
。

人
民
幣
登
上
國
際
舞
台
，
外
國
持
有
人
民
幣
的
數
量
增
加
了
，

可
能
反
過
來
衝
擊
人
民
幣
幣
值
的
穩
定
性
，
中
國
必
然
要
防
範
風

險
，
要
找
尋
有
效
的
多
元
化
的
儲
備
手
段
。
購
買
美
國
和
歐
洲
的

債
券
，
風
險
相
當
高
。
所
以
過
去
一
年
，
中
國
已
拋
售
不
少
美
元

國
債
，
改
為
大
手
吸
納
黃
金
，
準
備
適
應
國
際
一
直
呼
籲
恢
復
金

本
位
制
度
回
歸
的
新
形
勢
。

西
方
國
家
不
斷
印
刷
鈔
票
，
以
鄰
為
壑
，
最
後
將
使
西
方
貨
幣

制
度
崩
潰
，
所
以
西
方
政
治
家
要
防
止
這
種
局
面
出
現
。
美
國
一

直
利
用
強
國
地
位
，
控
制
和
愚
弄
其
他
國
家
，
戰
後
強
盛
時
就
強

調
貨
幣
應
該
以
黃
金
作
為
儲
備
手
段
，
推
行
金
本
位
制
。
到
美
元

成
為
世
界
唯
一
的
外
匯
儲
備
和
結
算
貨
幣
，
美
國
就
取
消
金
本
位

制
，
以
利
於
增
加
美
元
的
發
行
量
，
發
展
金
融
衍
生
產
品
，
拓
展

虛
擬
經
濟
，
掠
奪
世
界
各
國
的
財
產
和
資
源
。
如
果
世
界
各
國
要

求
嚴
格
監
管
銀
行
和
金
融
衍
生
工
具
，
美
國
要
壓
抑
歐
元
和
人
民

幣
成
為
他
的
競
爭
對
手
，
下
一
步
的
策
略
很
可
能
又
要
恢
復
金
本

位
制
。

黃
金
有
三
大
作
用
，
國
家
的
貨
幣
儲
備
、
工
業
用
途
、
作
為
首

飾
的
原
材
料
。
工
業
用
途
的
需
求
已
逐
步
減
低
。
但
人
口
不
斷
增

加
，
推
動
作
為
首
飾
用
途
的
需
求
增
加
。
當
美
國
堅
持
不
使
用
黃
金
作
為
儲
備

貨
幣
時
，
黃
金
的
價
格
很
難
上
升
，
且
會
下
調
。
因
為
黃
金
會
積
壓
資
本
，
不

可
能
像
投
資
製
造
業
或
者
房
地
產
那
樣
獲
得
利
潤
，
而
且
要
支
付
倉
租
。
但
當

各
國
增
加
黃
金
作
為
外
匯
儲
備
，
美
國
也
認
為
恢
復
金
本
位
制
對
他
有
利
，
黃

金
上
漲
的
速
度
就
非
同
小
可
。
所
以
，
當
中
美
矛
盾
擴
大
，
軍
事
圍
堵
中
國
，

西
方
世
界
經
濟
不
景
、
大
印
鈔
票
時
，
金
價
會
上
升
。
如
果
情
況
相
反
，
黃
金

價
格
會
下
跌
。

印鈔票必然造成金價上升
范　舉

古今
談

我
在
中
文
大
學
﹁
學
生
文

化
大
使
﹂
活
動
中
鼓
勵
學
生

們
多
點
看
舞
台
劇
，
尤
其
是

他
們
可
以
享
有
半
價
優
惠
，

更
加
應
該
善
用
學
生
身
份
享

受
特
價
戲
票
。

其
實
，
看
現
場
表
演
向
來
不

菲
。
這
麼
多
台
前
幕
後
的
工
作
人

員
一
同
在
那
兩
、
三
小
時
內
為
你

提
供
藝
術
表
演
或
娛
樂
，
自
然
收

費
不
會
便
宜
。
現
時
我
們
看
的
很

多
本
地
演
出
都
是
獲
得
政
府
的
不

同
機
構
資
助
，
已
經
令
劇
團
的
成

本
減
輕
。
當
然
，
今
天
我
們
難
以

重
享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政
府
為
了

吸
引
市
民
多
看
文
藝
表
演
而
推
出

的
﹁
一
元
戲
劇
﹂︵
即
每
張
票
價
只

是
一
元
︶
之
利
，
但
政
府
的
資
助

確
實
能
令
票
價
減
低
。
花
百
多
二

百
元
看
一
個
現
場
演
出
，
其
實
也

不
可
以
說
是
昂
貴
的
消
費
。

不
過
，
有
時
候
我
也
會
因
為
票

價
過
分
昂
貴
而
猶
豫
。
如
我
想
看

一
些
從
外
國
來
的
表
演
，
動
輒
也
要
花
近
千
元

才
能
購
得
好
座
位
，
即
使
票
價
三
百
多
元
的
座

位
也
會
視
線
受
阻
。
我
亦
曾
二
人
同
行
，
購
買

各
三
百
五
十
元
票
價
的
本
地
原
創
音
樂
劇
，
連

同
普
通
的
一
頓
晚
飯
和
來
回
車
費
，
一
個
晚
上

就
花
去
了
一
千
元
。
但
該
劇
水
準
奇
差
，
令
我

差
點
有
仿
傚
電
影
觀
眾
﹁
割
椅
子
﹂
的
衝
動
。

所
以
，
我
明
白
為
何
許
多
市
民
會
對
舞
台
表
演

卻
步
。

學
生
在
會
中
也
曾
問
到
怎
樣
挑
選
好
的
演

出
。
這
個
問
題
真
不
好
回
答
，
因
為
沒
人
可
以

作
出
保
證
。
即
使
一
流
的
名
作
也
可
以
變
成
差

劣
的
演
出
，
但
水
準
不
濟
的
劇
本
落
在
高
手
中

卻
能
起
死
回
生
。
不
過
，
最
有
才
能
的
導
演
也

會
有
失
手
之
作
。
還
有
，
大
家
的
品
味
不
同
，

你
看
得
感
動
不
已
的
戲
，
我
可
能
直
睡
了
兩
小

時
。
所
以
，
真
的
沒
有
事
前
預
測
的
準
則
。
唯

一
可
以
做
的
，
便
是
多
看
，
那
麼
便
可
憑
經
驗

作
出
判
斷
。
我
這
樣
鼓
勵
學
生
：
﹁
你
們
若
果

現
時
不
好
好
地
利
用
學
生
的
身
份
購
買
半
價

票
，
那
麼
便
要
等
到
你
們
六
十
歲
時
才
可
再
享

受
同
樣
的
優
惠
，
還
不
快
快
多
看
？
﹂

善用學生身份
小 蝶

演藝
蝶影

香
港
小
交
響
樂
團
在
九
月
推
出

了
多
個
音
樂
會
，
﹁
一
霎
好
風
﹂

是
其
中
之
一
，
內
容
特
別
豐
富
，

聽
罷
心
中
感
到
充
實
，
不
禁
要
說

一
句—

—

夠
分
量
。

打
頭
陣
是
浦
羅
哥
菲
夫
︵P

rokofiev

︶

的
名
作
︽
古
典
交
響
曲
︾
︵C

lassical
Sym

phony,op25

︶，
在
這
個
音
樂
會
中
起

㠥
序
幕
的
作
用
。
︽
古
典
交
響
曲
︾
是

一
九
一
六
至
一
九
一
七
年
間
完
成
的
作

品
，
帶
有
頗
強
的
海
頓
︵H

aydn

︶
音
樂

色
彩
。
當
時
是
俄
國
的
革
命
年
代
，
二

月
革
命
中
沙
皇
的
封
建
統
治
被
廢
，
同

年
十
月
革
命
就
讓
共
產
政
權
上
台
，
這

首
交
響
曲
似
乎
不
太
﹁
前
進
﹂，
遠
遠
落

後
於
時
局
形
勢
。
另
一
方
面
，
俄
國
的

未
來
主
義
方
興
未
艾
，
浦
羅
哥
菲
夫
的

交
響
曲
取
道
古
典
，
好
比
是
開
倒
車
。

到
底
我
們
如
何
理
解
這
首
作
品
呢
？

︽
浦
羅
哥
菲
夫
傳
︾
的
作
者
涅
斯
齊
耶
夫

說
得
好
，
帶
出
了
幾
個
欣
賞
的
焦
點
：

﹁
我
們
不
能
把
這
部
交
響
曲
僅
僅
理
解
為
﹃
模
仿
海

頓
﹄
那
種
半
諷
刺
的
風
格
，
或
者
讓
我
們
去
追
溯
十

八
世
紀
拘
泥
禮
儀
的
日
常
生
活
；
首
先
應
該
從
中
感

受
作
者
獨
特
而
倔
強
的
個
性
，
他
力
求
借
助
於
海
頓

時
代
的
技
術
手
段
來
歌
唱
樸
素
歡
樂
的
生
活
。
﹂

葉
詠
詩
指
揮
下
的
小
交
總
能
發
揮
一
定
的
水
平
，

尤
其
是
︽
古
典
交
響
曲
︾
的
技
巧
要
求
不
高
，
規
模

又
簡
單
，
樂
團
理
應
駕
輕
就
熟
，
當
天
的
演
出
也
有

一
定
的
質
量
，
可
惜
欠
缺
驚
喜
︵
正
如
不
少
版
本
的

效
果
都
不
相
伯
仲
︶，
甚
至
有
些
拘
謹
，
幽
默
感
和

喜
劇
感
比
較
不
足
。

上
半
場
的
焦
點
是
巴
托
克
︵B

artok

︶
的
中
提
琴

協
奏
曲
，
獨
奏
的
賴
沙
諾
夫
︵M

axim
R
ysanov

︶

可
謂
技
壓
全
場
，
完
全
做
到
懾
人
心
魄
，
難
怪
他
會

成
為
近
年
在
古
典
樂
界
冒
起
的
新
貴
。
巴
托
克
這
個

作
品
是
他
未
完
成
的
遺
作
，
由
弟
子T

ibor
Serly

補

寫
，
未
稱
得
上
是
巴
托
克
的
上
佳
之
作
，
因
此
我
更

期
待
他
再
來
香
港
，
也
許
可
以
考
慮
演
出
亨
德
密
特

︵P
au
l
H
in
d
em
ith

︶
的
︽
烤
天
鵝
的
人
︾︵D

er
S
ch
w
an
en
dreh

er

︶、
泰
利
曼
︵G

eorg
P
h
ilipp

T
elem

ann

︶、
華
爾
頓
︵W

illiam
W
alton

︶
和
舒
尼

特
克
︵A

lfred
Schnittke

︶
的
中
提
琴
協
奏
曲—

—

事

實
上
可
以
考
慮
的
同
類
作
品
並
不
多
。

一霎好風（上）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天色逐漸轉為昏黃，夕陽餘下的溫熱猶在貼於
水上那火樣的紅，如鹹鴨蛋裡的黃心，稍潮濕，
帶鹹香味，剛陷入陶醉境地，尚無心理準備，異
常突兀地乍然一墜，橙紅的圓形連撲通一聲也不
響，猝不及防間落到水平線下面。
染得殷紅亮麗的火焰天空剎那間幻化成一片幽

暗，看不見的海浪依舊在漆黑中翻滾掀落。
失去期盼的黑暗反而讓人充滿期待。完全的黝

黑不需完全的光亮，一線光，一絲亮，足以撥開
黝黑的天幕。
在這黯沉時候，我要到哪兒去尋找我的靈魂？
朋友告訴我他在一個黃昏的領悟，聽得我張嘴

結舌，無法回話。
並非時常見面，但也算是多年老友，在他背

後，大家對他不以為然。他地位一天天上升，錢
越來越多，大家提起他卻語氣輕蔑：踩㠥多少死
了的人，以屍體當階梯一級一級往上爬。
所謂死人，並非真的死了，而是那些被他利用

過後，棄之不顧的人。
他位子越上，人們越蔑視他，就在盛名高位之

際，他臉色沉重，迷惘提問，我的靈魂在哪裡？
幾個美國人找到一張藏寶圖，興奮莫名朝地圖

的方向搜尋。來到印第安村落，路途不熟悉，僱
用兩個印第安人幫忙背行李兼當導遊。尋寶心
切，腳步飛快，日夜不停，沒有休息，急匆匆走
了兩天的路以後，印第安人不走了。擔心被別人
捷足先登的美國人緊張，強迫他們繼續前行，印
第安人搖頭。加錢再加錢，印第安人仍不為所
動，威迫利誘全都行不通，美國人氣惱「為何不
再前行？」印第安人緩緩道，「我們的民族有個
傳說，趕路不妨，然而不停地走了兩天，第三天
要停下來休息，」臉色嚴肅地看㠥美國人說明理

由：「為了讓靈魂可以跟得上來。」
輕視印第安人，認為偏遠地區的土人遠遠比不

上城市裡受過文明洗禮的美國人。印第安人堅守
前人留下的傳統「趕路時間不允許過度，必需稍
停，讓靈魂跟上來」的那份對天地的敬畏，叫人
深思。
走得太急太趕，人可能失去靈魂。
黎明前天空一片墨藍，前後有兩顆小星星陪伴

的月亮以微笑的唇形給即將開始的一天帶來美麗
的憧憬。這一條曲折弧線的光，稍嫌微弱卻使全
黑的天空逐漸轉向莊嚴的寶藍色。晨運的人穿過
一排蒼鬱的樹和樹、花叢和花叢之間的走道，沉
湎在早晨清新的空氣裡，清脆的鳥叫聲細細碎碎
在一唱一和。回教堂的麥克風猛地嘶叫，聲音高
高響徹雲霄，薄明的天光切破開來，太陽尚未露
臉，海岸線上，紅霞一片一片連續渲染，紅艷艷
澄麗麗的那邊是東方。不曾聽過回教堂晨禱聲的
中國教授提起他在檳城短住的經驗，提出一個許
多馬來西亞華人不曾思考過的問題：「這是不是
回教徒呼喚靈魂的聲音呢？」
清早開始處理生活其他瑣事之前，回教徒先把

自己的靈魂呼喚過來，一起走進新的一日。
到印度旅遊的朋友回來，沒有瘦沒有累沒有洩

肚子，興致勃勃還想再去，和我之前遇到去印度
觀光的其他人大不一樣。朋友微笑地陷在回憶裡
說話。街頭瘦削的老人，幾個月沒洗澡，聞到他
身上的味道，朋友趕緊遠離，對自己身體味道毫
無抗拒的老人嚴肅地說：這是我尋找靈魂的方
式。不明所以的朋友接受這理由卻又疑惑，很多
人洗澡一樣地浸在恆河裡，亦是為了尋找靈魂。
近水與不近水，皆可找到靈魂？又有一人，在
牛、車、人走過的路邊，一個多星期坐㠥不動，

只喝水不吃東西，肚皮扁平，胸部以下的兩邊肋
骨突出，當翻譯的印度導遊告訴朋友，這是尋找
靈魂的方式。向朋友討錢的乞丐，口裡不停重
複：只要一美金，只要一美金。朋友問，好手好
腳的你，為什麼不找工作？乞丐張大眼睛瞪他，
理直氣壯：「我哪有時間工作？你不見我很忙
嗎？」「忙？」「是呀，我在忙㠥尋找靈魂。」朋
友從此對印度和印度人另眼相看。他提醒我不要
看輕那些衣㠥和外表不怎麼樣的印度人，隨隨便
便一個路邊小販、計程車司機等等，不論年紀，
大部分皆哲學家。沒去過印度的我不太明白，但
朋友為何剛回來就想再去呢？他在印度尋㠥他的
靈魂？
念音樂的魚簡在英國畢業後，背個包到東西歐

小國，專選飛機沒有直航的小鎮小島。厭倦都市
的喧囂熱鬧的年輕音樂家，攜帶簡樸生活的理想
和三件衣兩條褲一條裙，慢活歐洲兩個月後到土
耳其再轉迪拜，回國後邊工作邊到東南亞各地自
助旅遊，不久前為工作的轉變需做重大決定，走
一趟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西藏。
羅曼羅蘭的話說的是精神和思想的高峰：「我

不說普通的人類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
他們應上去頂禮。在那裡，他們可以變化一下肺
中的呼吸與脈管中的血流。在那裡，他們將感到
更迫近永恆。以後，他們再回到人生的平原，心
中充滿了日常戰鬥的勇氣。」魚簡認為可用在西
藏之行，豐富的旅遊經驗和行前的充分準備，並
沒減低她因空氣稀薄而缺氧的高山反應。下機後
腳踩在拉薩土地上不足半天，備用的藥物即派上
用場。無法否認西藏風景之旖旎，跟隨服用高山
症藥物而來的是不停產生尿意，絕美風景伴隨㠥
簡陋污濁廁所，魚簡聳聳肩「正好讓人明白相對
論」。
鑲嵌在草原上的藍寶石納木錯天湖邊，驕陽和

寒冷同在。頭痛欲裂的她還不知道，珠穆朗瑪峰
大本營過夜的那個晚上，才是真正的折磨。經過
海拔5154珠峰半山腰上世界海拔最高的絨布寺，

頭疼欲嘔，尿急欲哭，卻都比不上當夜住宿大本
營帳篷的痛苦。「天寒地凍的暗夜雪裡，每小時
出來一次，一掀開帳篷寒風猛襲，外頭是露天廁
所，沒門沒牆，無法停止的劇烈頭疼伴行，那生
不如死的感覺不想再形容。」
眼睛享受艷絕的風景和身體上劇烈的痛苦之

外，她沒有機緣看見藏人在朝聖的路上，幸福地
用身軀丈量㠥大地的虔誠景觀，卻深切體會到
「外人以自己的想法去看藏人的平常生活，似乎苦
不堪言；投入宗教的樸實的精神和信念的力量，
才是藏人文化內涵裡的戰慄之美。」
魂牽夢縈的西藏行終於實現，魚簡創作一幅油

畫，幽謐深遠的天空，純淨聖潔的雪山，深淺的
藍和濃淡的白交替的畫面，寧靜神秘，深沉魅
惑，掛在她家鋼琴後的牆上，是非賣品，但沒說
往後她是否還會不斷出走，也不知道在西藏是否
找到她靈魂的所在？
有人用一生一世去探索靈魂安居的地方；也有

人絲毫不在乎靈魂去了哪兒。世界多姿多彩，因
為有不同的人。無關對錯，沒有高低。
夕陽下，海岸邊，朝陽裡，高山上，你的靈魂

在哪裡？

靈魂安居的所在

■藏人在

朝聖的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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